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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层审美心理对于人类关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发展起

来的人类的审美无意识,审美潜意识使得人们逐步认识到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艺术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方

式”,艺术的生产性;艺术的现实反映性。这些都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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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本质问题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许多

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反本质主义者还认为艺术本

质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艺术与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

样都没有所谓“本质”。然而,“艺术是什么?”这个

问题却始终挥之不去,像个幽灵萦绕在美学家、艺
术理论家、文论家的脑际。因此,我们认为,像古典

时代那种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艺术本质”确实是难

以寻找,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把艺术区别

于其他任何事物,决定着艺术的性质状态的内在规

定性还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内在规定性是多层次

的,开放的,可以多角度探讨的。那么,我们就从深

层审美心理的角度来探索艺术本质问题。从深层

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从审美无意识和

审美潜意识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问题,我们认为似乎可以认可这样的观点,即艺术

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实践 精神的”把
握世界的方式,还是一种精神生产,也是一种反映

现实的心理形式。

一、“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

“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是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

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

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

的、宗教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的。”[1](P271272)其实,

马克思在这里主要论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他要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理论的掌握

世界方式或科学的掌握世界方式,区别于艺术的掌

握世界方式和宗教的掌握世界方式。作为西方知

识的继承者和创新者,马克思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

思考当然是以西方传统的认识为基础的。从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就把掌握世界方式分成两

大类:实践的掌握方式和理论的(精神的)掌握方

式。马克思所要论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

一种精神的(理论的)掌握世界方式,它既不是实践

∗ 收稿日期:2012 05 15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的掌握世界方式,也不是兼有实践的掌握方式和理

论的(精神的)掌握方式的中间的方式,即“实践 精

神的”掌握方式。那么,马克思所谓的掌握世界的

方式主要应该是三大类:实践的掌握方式,理论的

掌握方式,实践 精神的掌握方式。由此可见,马克

思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传统思想关于掌握世界方式

分为实践的掌握方式和精神的(理论的)掌握方式

两大类的观点,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在传统掌握

世界方式两大类之间还有一种“实践 精神的”掌握

世界方式,那就是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和宗教的掌

握世界方式。这样就更加周延而缜密地论述了政

治经济学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掌握世界

方式就是人们作用于现实世界的实际感性的、对象

化活动,这就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精
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就是人们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

界的理性意识活动;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则

是兼有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特点的中介性掌握

世界的方式,这就是艺术和宗教(其中可以包含原

始宗教的形式———巫术和神话)。其实,马克思在

这里是要提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理论思维与

实践活动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比较容易辨

别,然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一种理论

思维,它是一种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还应该与兼

有“实践的”和“精神的”掌握方式特点的艺术和宗

教的掌握世界方式划清界限。因此,马克思在这里

所说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应该是指,具
有“实践”和“精神”(理论)两方面掌握世界特征的

方式,也就是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和宗教的掌握世

界方式。马克思之所以要指出这种“实践 精神的”
掌握世界方式,就是为了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是一种精神的或理论的,即科学的掌握世界方式,
它既不同于“实践的掌握世界方式”,也不同于艺术

和宗教这样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

二、“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

与审美无意识

19世纪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论一直把文学艺

术的本质视为一种认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

始,文艺是一种自然和现实的摹仿;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是一面自然和现实的“镜子”;到了18世纪末

19世纪初,文艺就成为了自然和现实的“再现”;直
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别林斯基和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文艺依然是自然和现实的

“再现”,甚至还是与科学一样的自然和现实的“再
现”,只是,科学用三段论式,而文艺用形象思维。
总而言之,直到19世纪中,西方美学和文论关于艺

术的本质的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得出的,最多

也就是参考康德美学和文论把审美和艺术对应于

情感领域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带着情感的

认识。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

产生以后,文学艺术的本质才得到了一种本体论的

把握,马克思正是超越了传统美学和文论的认识论

视角,继承了康德和席勒所进行的“真、善、美———
知、情、意———科学、艺术、道德”的划界意识,从哲

学上把文学艺术划在了“实践 精神(理论)”的中

间,得出了文学艺术是“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

式”的结论。到了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哲学和美学则进一步从无意识和审美无意识的角

度颠覆了认识论的艺术本质论,把文学艺术视为无

意识(本能或性欲、俄狄浦斯情结、力比多)的升华。
弗洛伊德指出:“也许,就伟大的艺术作品而言,不
利用精神分析学,有些方面就永远不可能被揭示出

来。”[2](P114)这样,无意识和审美无意识与文学艺术

本质的联系就被逐步揭开了,从而也使得探究文学

艺术本质的视野大大开阔了。
艺术与无意识和审美无意识密切相关,这已经

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这首先就在于,无意识和审

美无意识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动机或内驱力。
动机就是“为实现一个特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而
文学艺术创作欣赏作为一种行动或实践,应该主要

动机是审美需要。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认为:“动机是有层次的。最基本的是生理需要(如
饥饿)、然后是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
最高层则是自我实现和各种认知和审美的需要。
只有较低的需要得到满足,才会表现出较高的需

要。”[3](P675676)这是因为人有审美需要,而且这种审

美需要是在人的其他比审美需要较低的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认知需要、伦
理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并驱使艺术

家和审美者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不仅仅

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且还必须以实践作为它的

前提和基础。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必须首先得

吃喝住穿,进行物质生产满足了这些基本的生活需

要以后才可能进行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所以,文学

艺术创作和欣赏是离不开实践的。作为物质生产

的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前提和基础,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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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物质生产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

产的实践则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存在方式,或
者说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就是一种精神生产;作为

话语生产的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具体操

作过程,或者说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就是一种制作

艺术话语(艺术符号,艺术语言)的实践过程,其结

果就是艺术作品。因此,从审美无意识的角度来

看。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根源于实践的活动,而其本

身也就是一种实践的活动。
其次,艺术与无意识的密切关系,也表现在艺

术同时是一种精神(理论,思维)活动。在这个精神

活动过程中,无意识和审美无意识并不是表现为一

种从感知到思维的精神活动,而是表现为一种从审

美需要到审美目的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审美需

要作为动机或内驱力驱使审美者或艺术家去确立

审美目的,并且为实现审美目的而进行实践活动。
所以,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在审美无意识层

面,并不像在审美显意识层面那样,是对审美对象

的认知反映,而是把审美对象作为一种审美意向性

对象来确立。西方传统美学和文论,只注意到文学

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显意识层面,特别是其中的

理性因素,而忽视了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无

意识层面,甚至也忽视了审美显意识层面中诸如感

觉、知觉、表象、情感之类的感性因素,其结果就是

把文学艺术本质限定在认识论范围和理性主义圈

子内。于是,艺术就成为了自然和现实的“摹仿”、
“镜子”、“再现”、“形象思维”,甚至是政治、道德之

类的工具或附属品,却忽视了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

的意向性、审美目的性。
再次,艺术与审美无意识的密切关系还使得文

学艺术被定位于实践和精神之间,成为“实践 精神

的掌握世界方式”。审美无意识是在深层心理层面

制约着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因此,它不容

易给人一种分割和分析的感觉,而是让人在整体上

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制约作用,因此,审美无意识

既规定了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的实践性,也规

定了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活动的精神性。换句话

说,审美无意识一方面以审美需要规定着审美动

机,驱动着艺术家和审美者以实践行为去实现审美

目的;另一方面,审美无意识也使得艺术家和审美

者的不同意识水平的审美意识指向审美对象,进行

着意向性的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的审美

心理活动;尽管审美无意识的这种对文学艺术创作

和欣赏的制约作用往往是艺术家和审美者意识不

到的,自动化的,但是,审美无意识的活动已经在艺

术家和审美者的千百次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之

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条件反射的神经联系,从而形

成了一定的动力定型,“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

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和行为更加迅速和精

确”[4](P96),所以审美者和艺术家在审美活动和艺术

活动之中,并不会有意识地先进行实践活动然后再

进行精神活动,或者相反,而是实践活动和精神活

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样才会有马克思所谓的

“实践 精神的掌握方式”的表述。这里的连接号

“”是不能省略的,它表征着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

是同时进行的,浑然一体的。

三、“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

与审美潜意识

艺术的本质与审美潜意识的密切关系,比起艺

术本质与审美无意识的关系更加毋庸置疑,更加不

可分割,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之中经常出现的直

觉、灵感、天才等实质上都与审美潜意识密不可分。
审美潜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过去审美经验的记忆储

存,它也是一种巨大的实践力量和实践创造。瑞士

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人类及其象征》在他

所写的“潜意识研究”一章之中就明确指出:“潜意

识不只是存储过去的事情,而且充满未来精神状态

和观念的萌芽,这一发现使我达到了自己在心理学

上的新的深度。对此,出现许多有争议的讨论。但

事实是,除了久远的有意识的过去记忆之外,完全

新的思想和创造性观念———以前从没意识到的思

想和观念———也能从潜意识中表现出来。它们从

心灵的黑暗深处成长起来,就象一朵荷花一样,并
形成潜在精神的最重要部分。”他举例说明了这一

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发现这些。有时左右为

难的问题被最惊人的新方法解决了;许多艺术家、
哲学家、甚至科学家把许多最佳观念归功于从潜意

识中忽然出现的灵感。能占有这丰富材料,并有效

地转化运用到哲学、文学、音乐或科学发现上的能

力,就是一般称为天才的标志之一。”[5](P19)唐代画

家张璪关于绘画艺术的本质说过一句经典话语: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6](P281)这句话指明了:绘画

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外在大自然的描摹写生,也是画

家内在心灵的流溢喷涌,艺术不仅有现实生活的根

源,也有内心世界的源泉,而这个内在心灵世界之

中审美潜意识就是一块文学艺术的福地、圣地、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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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泉源。在审美潜意识之中,不仅可以长出一朵

朵如荷花一样的文学艺术奇葩,而且还可以产生出

一股股点石成金的文学艺术创造力量。德国符号

哲学家、美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也指出过:“艺术则

是另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构造和创造活动。”为什

么呢? “因为艺术家把事物的坚硬原料熔化在他的

想象力中,而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发现了一个诗

的、音乐的、或造型的形式的新世界。”[7](P209)在这

个把事物的坚硬原料熔化在艺术家的想象力之中

的“实践 精神的”活动过程中,这个“想象力”的活

动实际上有极大的一部分是审美潜意识中的活动,
也就是审美者和艺术家把外在对象世界转化为自

己的审美潜意识中的审美内在表象世界,然后把审

美内在表象世界的各种表象按照不同的审美图式

(审美形式图式,审美观念图式,审美范畴图式,审
美理想图式等)进行分门别类,整理规范,并且与审

美潜意识中已有的审美意象相互作用,从而重新组

合成为新的审美意象;这个过程还得外在化为一种

艺术的表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物态化的实践活动

过程。因此,从审美潜意识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

创作和欣赏同样是一种兼有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

的掌握世界方式,而且其中的实践与精神也是一个

浑然一体的整体。
审美潜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之中发挥

作用,往往是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更多地是依靠条

件反射固定化所形成的动力定型。“人的生活习惯

与技能、技巧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4](P96)正是

这种动力定型的神经机制使得审美者和艺术家在

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中积累而成的审美潜

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之中形成了许多个性

化和共性化的审美习惯、艺术技能、艺术技巧。这

些审美习惯、艺术技能、艺术技巧,一方面使得文学

艺术创作和欣赏容易化和自动化,另一方面也把文

学艺术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融为一体,形成“实
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比如:“音乐,不论是简

单的民歌还是复杂的电子音乐,都是观念性的,并
诉诸听觉。”[3](P115)这是音乐艺术的“精神的掌握世

界方式”的一面,同时,音乐与戏剧、舞蹈等其他表

演艺术一样,还有一个二度创作,所以它必然具有

“实践的掌握世界方式”,要依靠身体、乐器、道具等

实际地创造出一个物态化的艺术天地。这两种掌

握世界方式,在这些表演艺术之中,往往是浑然一

体的,音乐的观念性、感觉性是依靠歌喉、乐器的表

演实践实现的,同样相反的,音乐的实践性、情感性

是依靠乐谱所规定的乐音的节奏、旋律、调式、音
色、音高等观念性、感觉性构想实现的。一个作曲

家在创作一首歌曲或乐曲时,他不仅仅是把审美潜

意识中所贮存的音乐记忆表象回忆起来,而是要同

时以哼唱或某种乐器弹奏的形式把审美潜意识的

审美表象记忆按照一定的审美范畴图式、审美形式

图式、审美观念图式、审美理想图式组织起来,以形

成自己的音乐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意象世界。而一

个歌唱家或一个演奏家(钢琴演奏家,二胡演奏家

等)同样是按照一定的乐谱,同时把审美潜意识中

的审美表象记忆按照乐谱所规定的审美形式图式、
审美范畴图式、审美观念图式、审美理想图式再创

造出自己的歌曲或乐器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意象世

界,并通过自己的演唱或演奏实际地表现出来,显
现出来。一个审美欣赏者在听一首歌曲或乐曲时,
虽然并不会像歌唱家、演奏家那样直接实现“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但是往往会有一种德国移

情学派美学家谷鲁斯所谓的“内摹仿”动作实践,或
者跟着歌唱家默唱,或者轻声哼唱,甚至会情不自

禁地跟着唱起来,所以,现代流行歌曲演唱会上歌

唱者往往会利用欣赏者的这种“内摹仿”移情实践

活动来掀起演唱会的互动性高潮。这一切似乎都

是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欣赏者的长期审美实践

和艺术实践所形成的动力定型神经机制所保证的

“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其中的审美习惯、
艺术技能、艺术技巧都可以说是“实践 精神的掌握

世界方式”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与诗歌等文学的

创作和欣赏中的状况也是息息相通和殊途同归的。
一个诗人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自始至终并非都是

有意识的活动,往往有许多时候是处于审美潜意识

的自动化状态,尤其是在具体的审美对象激活了自

己的审美潜意识的审美内在表象记忆材料以后,韵
脚、字数、分行、句式等审美形式图式,优美或崇高、
幽默或滑稽、悲剧性或喜剧性、美或丑等审美范畴

图式,关于各种审美现象的看法和观点的审美观念

图式,关于最高形态的审美境界追求等审美理想图

式,诸如此类的审美图式的具体运作,往往是不自

觉的,直觉性的,非理性的,习惯性的,也就是审美

潜意识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像诗人在写某种格律诗

的时候,诗人就会从第一句的平仄、字数、韵脚,自
动化地按照这种格律诗的审美形式图式,来进行一

种直觉性的、习惯性的选择机制,从而仿佛是一挥

而就地完成了诗的创作。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李
白斗酒诗百篇”形象的原因之所在。李白长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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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生活实践、诗歌创作实践使他在审美潜意

识之中不仅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审美内在表象世界,
而且也积累了各种审美形式图式、审美范畴图式、
审美观念图式、审美理想图式,也有形形色色的审

美意象贮存,这样他就可能在一种“醉”的状态中通

过直觉方式的联想想象把审美潜意识的这一切调

动起来,重新组合成为新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意象世

界,创造出诗歌作品。这个过程是一定的动力定型

所制约的自动化、自觉化、灵感化的过程,所以看似

非常容易,自动展现,不期而至,仿佛是神助之魔力

和仙法所致,所以,人们称李白为“诗仙”。其实,诗
人李白是把诗视为自己的生命,一生之中不断以生

命的体验反反复复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诗歌创作

实践,包括学习传统诗歌的优秀作品的实践。正因

为如此,民间流传的励志助学故事“铁杵磨成针”被
附着在李白的身上,也许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
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正是在这样的刻苦实践过

程中,李白的审美潜意识就把他的诗歌的观念性贮

存与实践性贮存熔化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创作活

动成为了“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人们对于

诗歌欣赏的体会也可以证实文学是一种“实践 精

神的掌握世界方式”。人们曾经总结了欣赏诗歌的

经验说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朗
读诗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 精神的”活动

过程。在这种活动过程中,正是由于长期的朗读实

践活动,在人们的审美潜意识中形成了“实践 精神

的”活动模式,才可能在从前诗歌欣赏的实践基础

上积累沉淀关于诗歌的审美习惯、艺术技能、艺术

技巧,从而为诗歌创作做好了准备。这就更加有力

地证明了文学艺术是一种“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

方式”。其他类似的文学艺术种类还有许多。比如

雕塑艺术,雕塑家的构思要成为大理石雕塑中的形

象显现,就不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更加是一个具

体操作的实践过程;而这个实践过程主要是一个雕

刻家的审美潜意识的具体表现;虽然在整体构思上

肯定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性的,但在许多细节的

雕琢中却往往是下意识的,非意识的。舞蹈艺术中

的舞蹈家的身体及其动态流程,也并不完全是一个

刻意设计、理性构想的过程,许多华彩的体态、动
作、细节往往是长期舞蹈实践所积淀的审美习惯、
艺术技能、艺术技巧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宛如清水

出芙蓉,自然而天成,也就是审美潜意识的自然显

现。因此,审美潜意识的这种“实践 精神的”积累

和沉淀,恰恰证实了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就是一种

“实践 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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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p-goingaestheticpsychologyhasdeepeffectsontherealizationofartnature.Aestheticun-
consciousnessandaestheticsub-consciousnessthatformedinthecourseoflong-termsocialpracticehave
madehumangraduallyunderstand:theaestheticideologypropertyofart,the“practical-spiritualgrasping
way”ofart,theproductionpropertyofart,andtherealreflectionpropertyofart.Theseallhave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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